


献给中国母亲和孩子们
（前  言）

儿童文学，顾名思义，是指适合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
文学作品。它浅显易懂，生动活泼，适应儿童心理，富有儿童情趣，融知识
性和思想性于娱乐性和趣味性之中，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审美教育、思想品德
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手段。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产生了浩如繁星、璀璨夺目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它们在各民族间交流传播，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像《卖火柴的小女
孩》、《皇帝的新衣》、《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著名童话，都早已跨越了
国家的界碑，冲破了时代的藩篱，成为各国儿童共有的精神财富。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包括童话和儿童小
说两个系列，荟萃了各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精华，为我国的小读者展现了一片
文学新天地。愿它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小朋友生活中的亲密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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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瓦伦汀的再生

欧·亨利
一个狱警来到吉米·瓦伦汀正在做工的监狱制鞋厂，把他带到监狱办公
室。在那里监狱长给了他一张当天早晨由州长签署的赦免证。他一声不响地
拿了过来，因为他太疲劳，所以一点也没有激动。他被判刑四年，在监狱里
已经过了将近十个月。不错，他本来以为在狱中至多呆三个月。他有很多朋
友，他一直以为他们会帮他忙的。
“好吧，瓦伦汀，”监狱长说，“你早上就可以出狱。要堂堂正正地做
人。说实在的，你并不是个坏人。不要再去撬保险柜了，放老实些。”
“我吗？”吉米惊讶地说，“什么？我一生里从来没有撬过保险柜。”
“啊，没有，”监狱长笑了起来，“当然你没有撬。斯泼林菲特那桩事
你怎么说？难道你没有参加吗？”
“我？”吉米更加惊讶地说，“嗨，监狱长，我一生里从来没有去过斯
泼林菲特。”
“把他带回牢房，”监狱长对狱警笑着说，“给他几件衣服。早上 7点
钟打开牢门，把他带来见我。瓦伦汀，你得好好想想我的忠告。”
第二天早上七点一刻吉米站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他身上穿着不合身的
现成的套服，脚上穿着一双蹩脚皮鞋。这是州政府专门发给释放出狱的犯人
穿的。办事员给了他一张火车票，一张五元钱钞票。这是让他开始过诚实的
新生活的启动金。监狱长递给他一支雪茄，他们握了握手。瓦伦汀，9762 号，
在登记册上被注明是由“州长赦免”。吉米·瓦伦汀重见了天日。
吉米径直走进一家饭店。鸟儿的歌声，绿色的树荫，鲜花的香味，他一
概没有感觉到。他要了一盆烤鸡、一瓶白酒、一支雪茄，雪茄的质地比监狱
长给他的还要好。他把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扔进坐在店门口的一个瞎子的帽子
里，然后搭上火车。三个小时以后吉米到达了他的故乡。他直接走进他的朋
友马克·多伦开的一家咖啡店，和柜台后面的马克握了握手。
“很抱歉，我们没法让你早些出来，吉米，我的伙伴，”马克说，“这
次并不容易，我们遇到了不少麻烦。你好吗？”
“很好，”吉米说，“你有我的钥匙吗？”
他拿过钥匙，走上楼梯，打开自己房间的门。每件东西放的位置就像他
离开时一样。地板上还有一颗从班·泼拉斯衬衣上揪下来的领子钮扣——那
是著名的侦探泼拉斯来逮捕他的时候，吉米从泼拉斯衬衣上扯下来的。吉米
从墙上移开一块镶板，从里面取出一只盖满尘土的手提包。他把手提包打开，
充满感情地瞧着藏在包里的一套东部地区制造的最好的盗窃工具。这套设备
包括设计最新式的各种家伙。他自己还发明了二三件，并且很是得意。他为
这套设备花去了九百多元！它们是在某个专门为这一行当生产工具的地方制
造的。
半小时后，吉米走下楼来，穿过店里的厅堂。他现在穿着一套十分讲究
的新套装，手里提着一只擦干净了的手提包。
“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再去撬保险柜？”马克·多伦会心地笑着说。
“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是纽约联合饼千公司的代表。”
他的这句话真使马克笑得乐开了怀。他当场请吉米喝了杯软饮料。吉米
是从来不喝“烈性”饮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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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汀，9762 号，被释放后一星期，印第安纳州里奇蒙又发生了一桩保
险柜被撬的事。大约 800 多元钱被偷走。两个星期后，另外一个保险柜被撬，
1500 元被盗；股票和银器却安然无恙，侦探们对此很感兴趣。几天后，杰弗
逊银行被盗，5000 元现钞不翼而飞。被盗的钱是如此可观，人们不得不请来
著名侦探班·泼拉斯着手调查。人们把这些案件拿来互相比较，发现所有的
案件在偷盗方式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班·泼拉斯调查了各处现场后说：
“这些都是吉米·瓦伦汀干的。他又重操旧业了。只有他有专门用来打
开保险柜却不留任何痕迹的工具，没错，准是瓦伦汀。”
班·泼拉斯知道瓦伦汀的一贯做法。他是在调查斯泼林菲特案子时注意
到这一点的。
一天下午，吉米·瓦伦汀提着手提包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小镇艾尔摩跳下
火车。吉米的样子像是一个从学校回家的大学生。他走出站台，进了一家旅
店。
一个年轻妇女这时正穿越马路，在拐角处走过吉米身边，进了一扇门，
门上的牌子是“艾尔摩银行”。吉米·瓦伦汀向妇女的眼睛深深地看了一眼。
于是，他忘记了自己是干什么职业的，变成了另一个人。妇女低垂着眼睛，
脸有些红。像吉米那样的穿着和长相的年轻人在艾尔摩这地方很少见到。
吉米把站在银行台阶上的一个男孩叫到身边，好像他是银行的一个股东
那样向男孩打听这个小镇的情况，并不时地塞给孩子一角钱的钱币。过了一
会儿，年轻的妇女从银行里走了出来，又走过吉米的身边，假装没有看见他，
继续往前走。
“那个年轻女子是不是波莉·辛普逊小姐？”吉米狡猾地问道。
“不，”孩子说，“她是安娜培尔·亚当斯。她的父亲拥有这家银行。
你来艾尔摩干什么？那根是不是金表链？我想买条叭儿狗。你还有角子
吗？”
吉米住进普兰特旅馆，用拉尔夫·D·斯宾塞的名字登记了一间房。他斜
靠着登记台，向旅馆职员表明自己的来意。他说他是来艾尔摩投资的。镇上
的鞋子行业怎样？值得开一家鞋店吗？旅馆职员被吉米的衣着和谈吐所吸
引，乐于向年轻人提供他需要的一切情报。
他认为，花钱开一家鞋店是值得的。本地还没有一家鞋铺，鞋子在干货
店或杂货店出售。本地所有行业都买卖兴隆。
“斯宾塞先生，我希望您能在艾尔摩住下。您会发现小镇生活有许多乐
趣，居民也都和蔼可亲。”职员接着说。
斯宾塞先生说他将先在小镇住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职员要叫唤一个侍者把手提包拎上楼去，但是斯宾塞先生说没有必要。
他自己能够拎；手提包相当沉。突发的爱情火焰把吉米·瓦伦汀烧成了灰烬，
拉尔夫·斯宾塞先生从烈焰中诞生了。这只从古米·瓦伦汀灰烬里飞出来的
新凤凰在艾尔摩留了下来，并且一帆风顺。他开了一家鞋店，获利可观。在
所有其它方面，他也相当成功。
他和许多重要人物交往，有许多朋友，而且实现了他的心愿。他认识了
安娜培尔·亚当斯，一步步越陷越深地坠入了爱河。
一年后，拉尔夫·斯宾塞先生的情况如下：他赢得了镇上最大多数人的
尊敬；他的鞋店生意越来越兴隆，他和安娜培尔要在两周内结婚。安娜培尔
的父亲，亚当斯先生是个典型的乡镇银行家，十分赏识斯宾塞。安娜培尔自



己也为有这样一个未婚夫而感到骄傲。事实上，她的骄傲和她对斯宾塞的爱
情几乎相等。吉米在亚当斯家里和安娜培尔已婚的姐姐家里进出犹如家人一
般。
有一天，吉米坐在他的房间里，写了下面一封信寄给他的一个老朋友：
亲爱的老伙计，

我要你在下星期三晚上 9点钟到小石镇的布朗咖啡店去。我求你为我做件事。并且，

我要把我的工具送给你。我知道你喜欢它们——你花 1000 元也买不到。嗨，比利，我在

一年前就放弃了自己的老本行。我有了一家像样的店。我正在做正当的买卖。两个星期内

我将和一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子结婚。比利，这才是生活，正正当当的生活。现在就是给

我 100 万元，我也不会去碰别人的一元钱。我结婚以后，就把铺子卖掉，到西部去；那里

我不会有太多危险，不会碰上以前认识我的人。比利，我告诉你，她是个天使。她相信我；

我一生再也不会做不正派的事。请来布朗咖啡店；因为我一定要见到你。我会把工具带来。

你的老朋友

吉米

吉米写信后的星期一晚上，班·泼拉斯抵达艾尔摩。他悄悄地在镇上走
了一阵，直到他得到了他要知道的一切，然后从斯宾塞鞋店对面的药房处仔
细地观察拉尔夫·D·斯宾塞。
“吉米，你很快就要和银行家的女儿结婚了吗？”班低声地对自己说，
“啊，难说！”
次日早晨吉米在亚当斯家吃早饭。他那天要到小石镇去定做结婚礼服，
并且为安娜培尔买些好东西。这是他来到艾尔摩以后第一次离开这个小镇。
这离他干那最后一桩“老行当”已经过了一年多了。他想现在他可以安全地
到任何地方去了。
早餐后全家出来散步：亚当斯先生、安娜培尔、吉米、安娜培尔已婚的
姐姐和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九岁。他们路过吉米仍旧居住着的旅
馆，吉米赶紧跑进房间，拎了手提包。然后他们往银行走去。那里停着吉米
的马、马车和把他送到火车站去的车夫。大家走进了银行——包括吉米，因
为亚当斯先生的女婿到处都受欢迎。银行职员们都很高兴接受这位侠要和安
娜培尔小姐结婚的相貌堂堂、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对他们的问候。吉米把手提
包放下。安娜培尔心中荡漾着幸福感和青春的活力，戴上吉米的帽子，提起
他的手提包。“我看上去俊俏吗？”安娜培尔问道，“天哪，拉尔夫，手提
包好重呀！好像里面装满了金块！”
“里面有许多镍做的鞋拔，”吉米冷静地说，“我要把它们送回去。我
决定自己带去，可以省几个钱。我变得越来越节俭了。”
艾尔摩银行新近安装了一只保险钱库。亚当斯感到很骄傲，要大家去看
看。钱库很小，但是有一扇崭新的，获得专利的钢门。门上有三条钢铸的横
闩和一把定时的锁。亚当斯兴致勃勃地向斯宾塞先生展示如何使用这个钱
库，但是，斯宾塞先生似乎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两个孩子，梅和阿加珊十
分喜欢看闪闪发亮的金属和那只可爱的时钟。
当他们正在忙碌着的时候，侦探班·泼拉斯走进了银行，身子斜倚在他
的胳膊肘上，漫不经心地从栏杆缝里向里面张望。他告诉出纳员他没有什么
事；他是在等一个熟人。
突然传来一声妇女们可怕的尖叫声。那个九岁的女孩，梅，在和妹妹玩
耍时，在大人没有留意的瞬间，把妹妹关进了钱库。老银行家赶紧抓住钱库



的把手，拉了一会儿。
“门无法打开，”他大声说，“时钟没有上弦。”
阿加珊的母亲再次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嘘！”亚当斯说，举起他颤抖的手，“请大家保持安静。阿加珊！”
他尽力大声叫道，“听我的话⋯⋯”在之后的寂静中，他们听到关在黑暗的
钱库里的孩子发出的微弱声音。
“我的宝贝！”母亲叫道，“她会吓死的！把门打开！啊，打开它！你
们这些男人，难道就束手无策吗？”
“小石镇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开这扇库门，”亚当斯颤抖地说，“天
哪！斯宾塞，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她不能在里面耽搁长了。里面
空气不够。此外，她会害怕得发疯的。”
阿加珊的母亲用手疯狂地敲打库门。有人建议用炸药。安娜培尔转向吉
米，眼睛里充满了恐怖，但是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对一个妇女来说，她所
崇拜的男人有能力做一切不可能做的事。
“你能做些什么吗，拉尔夫——试一试，好吗？”
他朝她瞟了一眼，嘴唇上和眼睛里露出一种奇怪的、温情的微笑。
“安娜培尔，”他说，“把你身上的那朵玫瑰花给我，好吗？”
安娜培尔完全不相信自己听清楚了吉米说的是什么，把玫瑰花从身上拿
下来，给了吉米。吉米把它插进背心的口袋里，脱下上装，挽起衬衣的袖子。
这一举动使拉尔夫·D·斯宾塞消失了，代替他的是复活了的吉米·瓦伦汀。
“大家远离钱库的门。”他马上发出命令。
他把手提包拿到桌子上面，把它打开。从这一刻起，他似乎并未意识到
有旁人存在。他很快地，并且有次序地把一件件闪亮的、奇怪的工具拿了出
来，一边轻声地吹着口哨，像他过去干本行时一样。在一片寂静中，人们目
瞪口呆地望着他。
一瞬间，吉米的钻子已经插进了钢门。不到10 分钟——打破了他自己撬
锁的记录——他把库门打开了。阿加珊的母亲冲了进去，把孩子抱了出来。
孩子已经显得十分衰弱，但是安全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吉米·瓦伦汀穿好上装，朝大门走去。当他走向大门的时候，他听到远
处传来一声他所熟悉的声音，“拉尔夫。”但是他一刻也不停步。
在门口，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挡住他的路。
“哈罗，班！”吉米说，还保持着他那奇怪的微笑，“你终于来了，不
是吗？好吧，让我们走吧。我想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
然后，班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想你弄错了，斯宾塞先生，”他说，“我想我不认识你。你的马车
不是在等待你吗？”
说完，班转过身子，朝大街径直走去。

路金译



阿拉斯加故事二则

杰克·伦敦
黑  斑

一

我现在憎恨斯蒂夫·马凯。如果我再看见他，我可能会杀了他。可就在
几年前，他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呢！
还是让我从头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吧。那年到了深秋，我们才动身去克隆
代克。时间太紧迫，而当时又很难买到狗。我们的狗每条花去了大约 100 美
元，其中有条黑斑狗，价钱比其它的还要贵些，大约 110 美元。
这条狗看上去很棒。我说“看上去”，因为我们不久即发现它事实上并
不怎么样。它只是看起来不错，个头大，一身毛皮白棕两色相间，很漂亮，
尤其是身上还有一大块十分醒目的黑斑，所以我们叫它黑斑。它很壮实，眼
中透着机灵。依我看它是阿拉斯加最壮最聪明的狗。
黑斑空有一身力气，却从不使用；它会使它的小聪明，却用不到点子上。
一会儿你们便会明白它是如何使用它的小聪明的了。

二

黑斑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肯干活！当我们第一次给它套辕时便发现了这
一点。该出发了，斯蒂夫发出命令，所有的狗都开始拉，只有黑斑静静地站
着。斯蒂夫用鞭子抽它，它还是不动，再抽它，比前一次重一些，可仍然没
用！黑斑始终原地不动。这回斯蒂夫大怒，狠狠揍了它，但它仍然纹丝不动。
我急步走到斯蒂夫跟前。
“你为什么打这狗？”我问。
斯蒂夫不答，只是将鞭子交给我便走开了。我拿过鞭子也开始抽这条狗，
而且抽得那么狠，我甚至想也许它活不过明天了。但仍然是毫无用处！我驱
动了其它的狗，可是黑斑还是不动，它在雪中滚来滚去，就是不肯向前走。
行了，我们不可能让这条狗干任何的活儿！
但你们简直想象不出它的饭量有多大！而且为了弄到吃的，它有多狡猾！
我们经常没晚饭吃，为什么呢？——你们肯定会问。因为黑斑吃掉了我
们的全部食物。

三

不过，黑斑不只吃我们给它的食物。不管在哪儿，只要有吃的，它都毫
不客气。那个冬天，我们真不知花了多少钱买肉、买火腿和其它好吃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你们以为是我们吃掉的吗？不，是黑斑吃的。通常它去偷人家的
东西吃时总被发现，于是人们便找上门来要我们为这些食物付钱。
那我们为什么不杀掉它呢？——你们可能会问。是呀，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曾试图杀掉它。一天，斯蒂夫对我说：
“够了，我们必须杀了它。”
我回答说：“是啊，够了，我们得结果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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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把它领进森林，远离其它的狗。然后我停下来，拿出左轮手枪，
但这时我看见了它的眼睛。告诉你们，我感到下不了手。当我望着它盯着我
的那双机灵的眼睛时，我就觉得好像要杀死的是一个人一样。它那双眼睛似
乎在对我说话：“你恨我，但你不能杀我。”你们知道我干了什么吗？我回
去对斯蒂夫说：“我没法杀掉那只狗。”斯蒂夫笑道：“我想我能。”两三
天后，他再次将黑斑领进森林。但没多久他又将它领了回来并对我说，他也
下不了手。“它有一双如此机灵的眼睛。”斯蒂夫说。

四

既然我们杀不了它，便设法卖掉它。它看起来是条很棒的狗，所以人们
会很乐意买它。不久，我们以 75 美元将它卖给了警察局。我们朝北走，而警
察局则向南去——所以我们想——再见了，黑斑老伙计！告诉你，摆脱了这
家伙，我们高兴极了！六天平安地过去了，但就在第七天的早上，它又回到
了我们中间，而且和其它狗展开了一场可怕的殴斗。两天后我们又将它卖给
一个官方信使，这回仅过了三天它就又找回来了。
我们在阿拉斯加度过了整个冬季。我们挣了点钱，有工作所得，也有卖
黑斑所得。我们将它卖了 10 次、20 次、30 次，但每次它都找回来，倒也没
人来找我们要钱。卖它很容易，因为它看上去是那么棒。我们最高卖到过 150
美元，最低 25 美元。我们把它卖给过猎人、警察、医生、信使，但它总能我
回来。终于，大家都知道了这只黑斑狗的底细，再也没人愿意买它。

五

但我们不能让这条狗跟着我们，它吃我们的食物，却不干活儿，而且还
把别的狗也给带坏了。
必须采取些措施。一天，我们带上所有的狗坐船沿余贡河而下。我看到
前面有一座小岛。
“我们把它留在这岛上吧。”我对斯蒂夫说。“好主意！”斯蒂夫附和
说，“好，我们就把它留在这岛上。”
我们开始卖劲儿地划船，很快便靠近了小岛。黑斑呆在小船的前部，斯
蒂夫将它一推，它便落入水中。但马上它便爬上了小岛，而我们很快便远离
了它，来到了河中央。河中的水流很湍急。
黑斑站在小岛上望着我们。当时它没有游过来跟着我们，但它很可能后
来游到河对岸，因为当我们来到多森时，它已蹲在河边等着我们。
我们不止十次地将它留在余贡河上的各条汽船上，但它总能下得船来，
并在一两天后找到我们。

六

 一天，黑斑从多森市丁文迪少校家偷了块肉，但被丁文迪看见了，他立
即拿起他的来福枪，向黑斑射击。
你们以为他杀死它了吗？没门儿！一个警察走来对丁文迪少校说：“你
在市里开枪必须付五美元。”这样少校为在市区开枪被罚了五美元。斯蒂夫



和我则为那块肉付了五美元。那年多森的肉价很高。
一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余贡河上一个离多森城不远的地方。河上冰厚达
三英尺，但仍有一些冰窟窿。太好了，黑斑狗掉进了一个冰窟窿，水流把它
冲了下去。“这就是黑斑的下场。”我自言自语道。但再往下游行进了 30O
英尺，又有一个大冰窟窿，你们猜怎么着？黑斑从那儿钻出来，抖掉了身上
的水，立刻便与一只站在岸上的纽芬兰大狗展开了一场搏斗。
但是有一天，黑斑离开了我们，而且两个月后才回来。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住在阿拉斯加一个偏远的地方，没有足够的食物，春天来临，我们等着
河水解冻，我们很饿，并决定吃狗。这时，黑斑就逃之夭夭了。一天又一天，
我们等着它露面，但它不见踪影。逐步地，我们把狗一条条地全宰了吃掉。
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它是怎么回来的。当时一条大河解冻，百万吨冰块漂浮
在河中。突然，我们在河中央看到了黑斑。我们以为它不会过来，因为太困
难了，成功率仅有百万分之一。但只一会儿，我们看见它跃过一块块浮冰，
朝我们奔来，不下 20 次它掉进水里，又爬上来，最后终于上岸来到我们身边。

七

一两天后，河水完全化冻了，我们将船推下水并出发前往多森城。当然
我们没带黑斑，我们把它留在了岸上。但你们猜我们在多森第一眼见到的是
什么？是那条黑斑狗——它蹲在河岸上，等着我们。
1899 年夏天，我觉得这种日子过够了，我什么也没对斯蒂夫说，只是给
他留了张条，向他告别，便拿上自己的行李走了。告诉你们，我实在无法再
忍受那条狗了。
我带了些钱回家，过了一段快活日子。斯蒂夫给我写了封信，但并不很
友好：他说因为黑斑的缘故，他很生我的气。
一年过去了，一天早上，我走进花园，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那条黑斑
狗——它被系在一棵树上，用它那双机灵的眼睛望着我。
“它是怎么来这儿的？”我纳闷。我左右看看，看见了斯蒂夫——我的
老朋友斯蒂夫正跑开去。我没有去阻拦他。
我太太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给了黑斑一些吃的。而它的回报方式却
是立即杀死了她的猫。就在三天前，黑斑闯进哈维先生的房子，（哈维先生
是我们的好朋友）杀死了他家 20 只母鸡。现在我必须赔偿他们。昨天，又是
因为黑斑，我和太太吵了一架。
我从没想到斯蒂夫·马凯会做出这样的事。但现在既然我知道了他能干
出什么样的事来，我甚至不愿再听到他的名字！如果再让我见到他，我可能
会杀死他！

为了对一个人的爱

一

他们一共三个人三条狗。这三个人是桑顿、汉斯和皮特。约翰·桑顿是
这个小团体的头头，汉斯和皮特是他的帮手。三条狗叫巴克、斯吉德和尼格。
时值初春，他们六个正在等待余贡河解冻，好造条船，然后顺流而下。
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狗与人。即便是狗与狗之间，也是朋友。一般来



说，狗们凑到一起总爱打架，但这三只从不争吵。巴克——一只从南部来的
又大又壮的纽芬兰狗——背上有块伤，而且是很大的一块。大部分时间它都
卧在河岸上，在漫长的春日里，看着河水奔流，听着鸟儿们歌唱。它觉得浑
身又重新充满了力量。它的伙伴们则尽量帮助它。每天除了桑顿给它洗伤口
之外，斯吉德也给它舔洗。斯吉德是一条爱尔兰小长毛猎狗，天生有种治病
的本事。它替巴克舔伤口就像母猫舔自己的小猫一样。它的工作很有规律，
每天早饭后开始，持续 20 分钟左右。尼格是巴克的另一个好朋友，这是只脾
气温和的大黑狗，那双眼睛似乎充满笑意。
巴克是大家的好朋友，但它真正爱戴的只有一个人：它的主人——桑顿。

二

什么人才会博得狗的好感呢？只有好的主人——这种主人能替他的狗着
想，就像父母为他们的孩子着想一样。桑顿就是这样一个主人。他不只是当
他的狗群饿时给它们食物，当它们渴时给它们水喝，也不仅仅为它们提供一
处过夜的场所——他与它们交谈。真的，他对它们说话就像对人说话一样，
多少次他坐在三条狗中间，对它们细言细语，并不时地一会儿摸摸这个的头，
一会儿又摸摸那个的头。
但在三条狗中，他最喜欢巴克。
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巴克表示他的爱：他经常将巴克的头握在两手
中，然后将自己的头贴在它的头上，并轻轻摇摇它，用各种亲昵的称呼去叫
它。
巴克也有它特殊的表达爱的方式：它喜欢将桑顿的手含在口中，并合上
嘴，它还用牙咬住手，每次咬过后，都会在手上留下它的牙印。

三

巴克是条没受过什么训练的狗，性情比较野，它从不会像尼格那样将脑
袋放在桑顿膝头上，也不会像斯吉德那样用鼻子去蹭桑顿的手，它只是偶尔
走到桑顿身边，把他的手含在嘴里。但它对其他人，比如汉斯和皮特，却从
不这样做。
它喜欢人，但它只爱一个人。
巴克喜欢打斗，斯吉德和尼格是它的伙伴，所以它从不与它们争吵，但
假如它遇到另外一只狗，便马上与人家厮打。它太了解野生环境的法则了：
那就是杀或被杀，吃或被吃！
春天终于来了！河水彻底解冻，船也造好
一天早上，皮特来找桑顿说：“船造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第二天，他们便顺流而下。桑顿先将所有的食物和三条狗装上船，然后
他、皮特和汉斯才上船。桑顿将船推离岸边，人们开始奋力划桨。
顺水而下并不容易。许多地方水流湍急，人和狗必须下船去。只有桑顿
一人站在船尾不停地划桨。皮特和汉斯则在船身上系根绳子，然后拽着绳子
沿着河岸走。

四



有些地方水流太急，汉斯和皮特不得不使劲拉住小船，这可不是件容易
的事！
大约在河的中游，有一处水流尤其险急，汉斯和皮特猛地用力拽住小船，
桑顿一下子跌落水中。水流将他迅速冲走。只一眨眼工夫，他在蓝白色的河
水中已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不一会儿，汉斯和皮特已无法看到他了。
就在桑顿落水的同时，巴克也跃入水中。只一瞬间，它也变成了蓝白色
河水中的一个小黑点。
最初桑顿脑子没转过来。他只觉得冷，看到周围全是水。但他随即就明
白是掉进了河，于是他想：“我必须游到岸边去。”可是不行，他游不过去。
他的水性不很好，而且离岸边太远，再加上水流太急，他向后望去，却不见
汉斯和皮特的身影。

五

但是，他后面水中的那个黑点是什么？他又回头看了看，是巴克！只一
会儿工夫，巴克便来到桑顿的身边。桑顿拽住了它的尾巴。“现在我得救了。”
桑顿想。
狗开始奋力用爪子击水，但却无法接近河岸。水流实在太急了！桑顿眼
看巴克无能为力，接着，他突然觉得自己碰到了一块硬东西，他和巴克都被
这硬物阻拦住了。河水继续向下冲去。他们呆在一块没在水下的大石头上。
但他们在这儿能呆多久呢？石头很滑，他们最多只能呆几分钟。“我必须让
巴克去找救援！”他想。
于是他命令道：“走，巴克，走！”
巴克望着他，它明白桑顿的命令，也明白只有自己能救主人。而且它还
明白，要救主人就必须离开他游到岸上去。它执行了命令，一会儿便远离了
桑顿——远得只成为一个水中的小黑点。

六

在离桑顿呆的大石头大约半英里处，巴克游到了岸边，汉斯和皮特看见
了它，把它拉上岸来。
他们朝河水上游望去，看见桑顿呆在一块石头上，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
动。汉斯和皮特都明白一个人在那么滑的石头上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必须抓
紧时间。于是他们带着巴克沿河岸朝岸边高处拼命跑去。只有跑到比桑顿呆
的那块石头还要高的地方，他们才能帮助桑顿。
他们跑了大约一英里，终于来到一个高于桑顿的位置，然后停下来在巴
克身上系了根长绳子。
“快去，巴克！”他们对狗喊道。巴克立即跃入水中。只一会儿工夫，
水流就将它冲到了石头处。桑顿仍在石头上。狗游过来时，桑顿紧紧抱住了
它的脖子。汉斯和皮特开始往回拽绳子。桑顿和巴克开始了他们游向岸边的
艰难旅程。他们的身体冲撞着石头，水灌进他们的鼻子、嘴和耳朵，但终于
汉斯和皮特将他们拽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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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刚上岸时，桑顿双眼紧闭，脸色苍白，但他没有受重伤。片刻之后，他
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左右，他没说一个字，但他的眼神分明在问：“巴克在
哪儿？”
汉斯明白了，他指指小船，巴克躺在船上。它没死，但伤得很重，斯吉
德正在舔它腿上的新伤。
“ 我们必须在这儿呆一段时间，”桑顿说，“不只是要等我康复，还要
等巴克复原。”
于是他们在那儿呆了一个月，直到巴克和桑顿都恢复了健康。

八

就在这个冬季，巴克还有一次壮举。
一天，桑顿、汉斯和皮特正坐在一家酒吧里，酒吧里有很多顾客，大家
边喝酒边闲聊狗的种种事情。
每人都夸自己的狗是最棒的，桑顿也如此。他知道巴克是所有狗中最出
色的。
一个人说：“我的狗可以拉动一个重 500 磅的雪橇。”
另一人说：“我的狗不仅可以拉动 600 磅的雪橇，还可以拉着它走。”
第三人说他的狗可拉动 700 磅的雪橇。
第四人说 750 磅对他的狗来说不在话下。
“呸！呸！”约翰·桑顿说，“巴克可以拉动 1000 磅的雪橇。”
“那它能拉着这重量走上 100 码吗？”马修森问，他是酒吧里喝酒的人
当中的一个。
“当然了，它能拽着雪橇走 100 码。”桑顿说。
“好，”马修森说，“我这儿有 1000 美元，假如你的狗真做到了你所说
的，这钱就归你。但如果它没拉动 1000 磅的雪橇，你能付给我 1000 美元吗？”
桑顿没回答，他不知说什么。半吨重啊！巴克真能做到吗？而且他也没
有 1000 美元。
“我这儿有只雪橇，上面有 20 只 50 磅重的口袋。”马修森继续道。
桑顿望着酒吧里的一张张脸。

九

在这些人中，他看见了老朋友——奥勃恩。
“你能借我 1000 美元吗？”他问奥勃恩。
“当然，”奥勃恩说，“但你真认为你的狗能做到吗？”
不到一分钟，酒吧就空了，人们全都围到马修森的雪橇边。
“不行，这狗不可能拉动这雪橇。”人们纷纷说。
马修森笑起来：“如果它能拉得动，我给 2000 美元。”他说。
一转眼的功夫，巴克就被套在了这副雪橇上。桑顿走到它跟前，望着它
那双聪明的黑眼睛，感觉这狗什么都懂得。
“既然你爱我，巴克，既然你爱我。”他对狗说，他停了一下，接着又



说：
“现在，看你的了，巴克！”——他给了狗一个信号。
巴克拉了，但是雪橇纹丝不动。
“再来！”桑顿喊道。
巴克又拉，这回雪橇只向右动了一点点。

十

这时，巴克明白了，它明白直着拉是不行的，必须先朝右拉，然后再朝
左拉，它这样做了，先朝右移，再朝左走。
雪橇向右动，接着又向左动了一点点，然后再向右，再向左，终于滑动
了起来。
“现在，走！”桑顿的命令像迸出枪膛的子弹一般。
雪橇动起来，慢慢地，慢慢地，开始只动了一只脚的距离，接着又一只
脚，两只脚——现在已走出去相当远了。
人群一片寂静。
没人说一个字。这寂静持续了 10 分钟——在这 10 分钟里，雪橇不停地
向前走。
但是，当雪橇走过 100 码时，所有的人都开始欢呼，将帽子扔向空中。
马修森本人也喊道：“把狗给我带来，我要给它 3000 美元！”
但桑顿没有听他的。
他走向巴克，双手握住它的头，然后将自己的头贴上去，最后又轻轻晃
晃它。
巴克呢，它则以自己那特有的表示爱的方式，将桑顿的手咬在自己的嘴
里。
康勤译



绿野仙踪（节选）

莱·弗·鲍姆
旋风来了

多萝茜和亨利叔叔、爱姆婶婶，住在堪萨斯州大草原的中部。叔叔经营
着一个农场。他们住的一间屋子只是小小的、四垛板壁、一个屋顶和一堂地
板构成的；亨利叔叔和爱姆婶婶睡的大床，放在角落里，多萝茜睡的小床，
放在另外一个角落里。屋子里没有阁楼，也没有地下室——只有那么一个小
洞，直掘到地面下，这洞叫做“旋风的地洞”。倘若大旋风刮来时，全家人
可以躲进里面去，因为在旋风经过的途中，不论什么屋子它都能够吹倒。
多萝茜是一个孤女，当她第一次来到爱姆婶婶身边时，婶婶被这女孩子
的笑声吓了一跳，无论何时，多萝茜的快活的声音，传到婶婶的耳朵里，婶
婶总要尖声地叫喊起来，并且把她的手压在她的心头；她带着惊奇，看着这
个小女孩子——因为她在不论什么东西上，都能够找寻出笑料来。
引得多萝茜好笑的是托托。在周围的一切事物都逐渐变成灰色的环境
中，托托不是灰色的。它是一只小黑狗，有着柔软滑润的长毛，一双黑的小
眼睛，在它那有趣的极小的鼻子两边，快乐地眨着。托托整天地玩着，多萝
茜跟它在一块儿玩着，并且十分喜欢它。
可是，今天他们不玩耍了。亨利叔叔坐在门口的阶沿上，烦恼地望着比
平时更加灰暗的天空。爱姆婶婶正在洗着一摞盆子。
他们从老远的北方那里，听到一种风的低低的哀叫声。亨利叔叔和多萝
茜在风暴到来之前，看见那里的草，作着波浪形的起伏。现在，从南方的高
空中，也传来了一种尖锐的啸声。他们的眼睛转向那里，只见在那个方向的
草也掀起了波浪。
亨利叔叔突然地站了起来。
“爱姆，旋风来了！”他向他的妻子说：“我要照料家畜去。”于是他
向栏舍跑去，一些牛和羊都关在那里。
爱姆婶婶放下洗着的盆，跑到门口去。看了一眼之后，心里明白，危险
立刻就要来到了。
“多萝茜，快一点儿！”她尖声高叫着；“跑到地洞里去！”
托托从多萝茜的臂弯里跳出来，躲到床底下去，这个女孩子便跑过去捉
它。
爱姆婶婶十分害怕，打开地板上活动的门，爬下梯子，躲到那又小又黑
的地洞里去。
多萝茜捉到了托托，就跟着她的婶婶跑过去。当她奔到屋子的中央时，
传来了一阵极大的呼呼的风声，突然地这屋子摇动得这么厉害，她一失足倒
坐在地板上。
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屋子旋转了两三次，慢慢地升到天空中去。多萝茜觉得好像坐在一个
轻气球里渐渐地上升。
这时候，天空非常黑暗，风在她的四周可怕地怒吼着。但是多萝茜乘坐
得十分舒服。在第一次稍微旋转以后，当那屋子剧烈地倾斜时，她似乎觉得
自己被徐缓地摇荡着，像一个婴儿躺在一只摇篮里。托托不喜欢这样子摇荡。



它满屋子奔走着，大声地吠着。
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了，多萝茜渐渐地不害怕了；但是她觉得十分孤
寂。她心平气静地等待着，看看以后会发生些什么。最后她从摇荡的地板上，
爬到床上，躺了下去；托托跟着躺在她的旁边。不管那屋子的摇荡和旋风的
哀叫，多萝茜很快地闭上眼睛熟睡了。

会见芒奇金人

一个突然而猛烈的震动，把多萝茜震醒了，托托把它那冰冷的小鼻子，
放到她的脸上，凄惨地哀诉着。
多萝茜坐起来仔细看着，那屋子不动了；天也不黑了，因为明亮的太阳
光，从窗子外照进来，照满了小屋子。她从床上跳下来，跑过去打开了门，
托托跟在她后面。
这个小女孩子，向四周看了一下，发出一声惊奇的叫喊，呆木木地望着
她所看见的奇怪的景象。
木屋落在一块奇异美丽的地方的中央，那里满是可爱的绿草地，以及高
大的树木，树林里挂着丰饶的甜美的果子。斜坡上到处长着奇异的花草，鸟
儿们披上罕见的辉煌美丽的羽服唱着歌儿，并且在树林里和灌木丛中鼓翼飞
舞。离开不多远有一条小溪，沿着绿的斜坡中间冲流着，起着泡，发出淙淙
的声音来。小女孩子对此十分惬意，因为她在那干燥的、灰色的草原上住得
太久了。
这时，一群人向她走过来。他们三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都穿着奇怪
的衣服。男人们的头上，戴着绿色圆帽子，中间耸起了一个小小的尖顶，四
边挂着小铃子，当他们走动时，好听地丁当作响。女人的帽子是白的，穿着
一件白袍子，从肩上打着褶裥挂下来，上面闪耀着小星，在太阳光里像许多
金刚钻。
当这些人走近板屋的时候，那小老妇人走向多萝茜，低低地鞠躬，用了
一种好听的声音说话：
“最高贵的女魔术家，欢迎你，来到这芒奇金人的地方。我们非常地感
谢你，因为你杀死了东方的恶女巫，把我们从奴隶中解放了出来。”
多萝茜听着这些话，非常吃惊。她口吃地说：“谢谢你，那一定弄错了，
我不曾杀死过什么人。”
“不管怎么样，你的屋子是这样做了，”小老妇人带着一声大笑回答说，
“看！那就是这事实。”她继续说下去，指着屋子的一角，“她的两只脚仍
旧伸出在一块木板底下呢。”
多萝茜一看，吓得轻轻地喊了一声。真的在那屋子架着大横梁的角落下
面，伸出了两只脚，穿着一双尖头的银鞋子。
“啊哟！啊哟！”多萝茜叫着，吃惊得紧握着一双手。“一定是屋子压
在她的身上了。我们该要怎么办？”
“她是我所说的东方的恶女巫，”小老妇人回答，“她已经奴役芒奇金
人许多年了。现在，他们完全自由了，并且要感谢你的恩惠。”
“芒奇金人是谁？”多萝茜问。
“他们是住在这个东方国土上的老百姓，这国土是由恶女巫管理着的，”
多萝茜问：“你是一个芒奇金人吗？”



“不；我虽然住在北方的国土上，但是我是他们的朋友。不过我是个好
女巫，人民都爱着我，我的法力不如这里的恶女巫，不然，我早就把这些人
民解放了。”
多萝茜对女巫说：“我渴望着回到我的婶婶和叔叔那里去，因为我知道
他们一定担心着我。你们能够帮助我找到回堪萨斯的路吗？”
芒奇金人和女巫起先互相看了看，随后看看多萝茜，于是他们摇摇头。
“北方是我的家，”小老妇人说，“在边界那里，围绕着奥芝地方，都
是同样的沙漠。我的亲爱的，我想，你将不得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多萝茜哭了，因为她觉得在这些奇怪的人们中间感到孤独，寂寞。那小
老妇人，脱下她的帽子，将尖端顶在她的鼻尖上，同时用一种庄严的声音，
数着“一、二，三”。这帽子立刻变做一块石板，上面写着巨大的白粉字。
让多萝茜到翡翠城去
小老妇人从她的鼻子上拿下石板来，读着这些字，问道：“我的亲爱的
女孩子，你的名字可是叫多萝茜？”
“是的。”说着，小女孩子抬起头来，揩干她的眼泪。
“那么，你必须到翡翠城去，也许奥芝的男巫会帮助你。”
多萝茜问：“这个城在哪里？”
“在全国的中心，是奥芝管理着的，他是个大魔术家。”
小女孩子忧愁地问着：“他可是一个好人？”
“他是一个好魔术师。你必须步行走去。那是一个长长的路程，我将用
一切我所知道的魔术帮助你，使你避免灾祸。我将吻你，没有一个人，敢伤
害被北方女巫吻过的人。”
她走近多萝茜，温柔地吻着她的前额。当她的嘴唇触着小女孩子时，就
留下了一个又圆又亮的记号，后来多萝茜才觉察了。
女巫说：“到翡翠城去的路，全部是用黄砖铺砌的，所以你不会迷路。
当你找到了奥芝，不要怕他，只要把你的故事告诉他，并且请求他帮助。我
的亲爱的女孩子，再会了。”
三个芒奇金人也向她低低地鞠着躬，祝福她有一次快活的旅行，说完以
后，他们穿过树林去了。女巫向着多萝茜友好地、微微地点一点头，用她的
左脚跟旋转了三次，立刻不见了。小托托大吃一惊，当女巫已经去了，它才
在她的后面大声地吠着。

救出了稻草人

多萝茜只剩独个儿了，她预备动身到翡翠城去。
女孩子用心地洗了脸，穿上件干净的格子布罩衫，把淡红色的遮日帽缚
在头上，提着一只小篮子，放满了从橱里拿出来的面包，上面盖了一方白
布。随后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看到穿的是一双多么旧的鞋子。
她说：“托托，旧鞋子一定不能够走长路的。”托托抬起头来，用它一
双小黑眼睛，望着她的脸，摇动着它的尾巴，表示它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于是她脱下旧皮鞋，穿上东方女巫的那双银鞋，它不大不小好像是为她
做的一般。
最后她提起了她的篮子，和托托出发了。
不久她找到一条用黄砖铺砌的路，她立刻活泼地向翡翠城走去，她的银



鞋走在硬的黄色的路面上，丁当地发出好听的声音。
将近黄昏了，多萝茜走了长长的路，已经疲倦了，才急于要知道她应当
在什么地方过夜，她跑到一所比其余的大一点儿的屋子。在前面的绿草地上，
有许多男人和女人在跳舞。五个小提琴手，尽力地拉得响，大家笑着，唱着，
这时，近旁边的一张大桌子上，摆着精美的果子和硬壳果，包子和糕饼，还
有其他许多好吃的东西。
多萝茜吃了一顿丰美的晚餐，有个芒奇金人叫做波奎的，亲自招待着。
她坐在一只有靠背的长椅上，看大家跳舞。
当她看跳舞看得倦了时，波奎领她走进屋子里去，在那里他给她一间房
间，里面有一张美丽的床，被单是蓝的布做的，多萝茜就躺在这上面，一直
酣睡到早晨，托托蜷伏在她旁边的蓝色的地毯上。
第二天，她吃了一顿丰美的早餐，注视着一个极小的芒奇金婴儿，他和
托托在一块儿玩耍，拖拉它的尾巴，欢呼着，叫笑着。
小女孩子问：“到那翡翠城去有多远？”
“我可不知道，”波奎庄重地回答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那里。除
非大家有什么事务和来往，还是不到奥芝的地方去好，要花费许多日子的。”
这使得多萝茜有点儿发愁，但是她知道，只有那伟大的奥芝，才能够帮
助她再回到堪萨斯州去，所以她决定要勇敢地向前进。
她向她的朋友们说了再会，沿着黄砖铺砌的路又动身了。她赶了好几里
路，想停下来休息，就爬到路旁边短墙的顶上坐下来。隔墙是一大块稻田，
她看见有一个稻草人，高挂在竹竿上，看管着鸦雀。
那稻草人的头是一口小布袋，塞满了稻草，上面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
戴在头上的是一顶像芒奇金人样式的破旧的、蓝色的尖顶帽子，身上穿的是
一件蓝色的衣服，已经褪了色了，身体里面也是塞满了稻草。套在脚上的是
一双蓝布面的旧鞋子。
正当多萝茜认真地注视那稻草人的脸儿上画着的奇特的色彩时，她吃惊
地看见他一只眼睛徐徐地向她眨着。起初，她想她一定弄错了，因为在堪萨
斯州的稻草人，没有一个是眨眼的；但是现在这个家伙，却又在友好地向她
点点头。于是她从短墙上爬下来，走到他那里去，这时候托托在竹竿的四周
跑着，吠着。
“好哇。”稻草人说，声音有几分嘶嘎。
小女孩奇怪地问道：“是你在讲话吗？”
“当然，”稻草人回答说，“你好哇？”
“谢谢你，我很好，”多萝茜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你好吗？”
“我觉得不舒服，”稻草人微笑着说，“因为整天整夜地被吊在这里，
吓走乌鸦们，是一件十分讨厌的事情。”
多萝茜问：“你能够下来吗？”
“不能，因为竹竿儿插在我的背里。如果你替我抽掉它，我将大大地感
谢你了。”
多萝茜伸起两只手臂，把他举起来离开了竹竿，因为里面塞的是稻草，
是十分轻的。
当稻草人坐到地面时，他说：“多谢你，我觉得像一个新生的人了。”
听一个稻草人说话，看他鞠躬，还靠着自己的力量在旁边走动，实在是
一件奇怪的事，多萝茜觉得十分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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